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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的力量—聖嚴法師與珍古德博士的對話
時間：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地點：臺北縣政府（今新北市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

主持人：林忠彪（馬來西亞知名主持人）

與談人：

  	聖嚴法師（法鼓山文教禪修體系創辦人）
  	珍古德博士（Dr. Jane Goodall，著名動物保育人士）




一、展開慈悲的力量
主持人（以下稱主）：這場對談我們籌備了兩年，今天能夠請到兩位大師同台交流，實在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兩位大師的人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歷經戰亂，也都歷經艱辛才獲得博士學位；在理念上，都強調教育的重要性，也都致力於推動世界和平、環保、慈悲心。一路走來，克服了種種的困難，成為當代的心靈導師。

首先請教兩位的是，在您們的生命中，慈悲的種子是何時開始扎根、發芽的？是某一段時間或是某一件事情決定了您們生命的方向嗎？

珍古德（以下稱珍）：我對於動物的熱愛，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在還不會說話的時候，就會開始觀察動物。我母親一向很鼓勵我，而她自己也非常喜愛動物。

大約一歲半的時候，有一天我在花園裡玩，挖了一堆蚯蚓，並把牠們帶回房間，放在床上。我母親看到之後，非但沒有生氣地責備我，反而告訴我：「如果你繼續把蚯蚓留在床上，要不了多久，牠們就會死亡。」然後她就陪著我一起把牠們放回花園裡。

聖嚴法師（以下稱師）：我在孩童時，很晚才學會說話；但是慈悲這個行動，卻早在我還不會講話的時候，就開始了。

小時候，我就很喜歡和昆蟲、小動物玩在一起，但是和一般人喜歡青蛙、蟋蟀不同，我喜歡的是蛇。我的父母看到我和蛇玩，覺得很奇怪，因為蛇很可怕。但是我卻覺得牠們很親切，經常和我在一起。

這個狀況也發生在我三十歲，在臺灣山裡閉關的時候。當時有幾條蛇每天在我的關房進進出出，有時甚至就窩在我的床鋪上，和我一起睡；我不知道牠們的存在，而牠們好像也不知道我的存在。

一般而言，蛇是會咬人的，可是牠們不會咬我，也不會欺負我，讓我害怕，所以對我來講，牠們是很好的朋友，好像有某種深刻的因緣。因此，在法鼓山園區的開山紀念館中，有一間關房的模型，不但有我的蠟像，還有模型的蛇、老鼠、青蛙，和我的蠟像模型擺在一起。

主：我們進一步想了解的是，這種與生俱來的慈悲心，最後是如何轉換成一種力量，可以讓自己為改善地球，而不斷地付出？

珍：如果要問我什麼時候開始具有這分力量，實在很難確切地指出。慈悲心是一點一滴慢慢養成的。我想最重要的是，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天賦，只是有人選擇繼續培養它，有的人卻選擇放棄它。我天生就有與動物溝通的能力，也有與人們細膩溝通的能力，於是我選擇發揮它，和人們溝通動物的訊息。

後來在我旅居世界各地的時候，發現環境問題日趨嚴重，它讓我行動的信念更加堅決，更想投身做一點事。

我永遠忘不了看到的第一隻黑猩猩，牠是實驗動物中的一分子，被關在一個五尺乘五尺的小籠子裡。我一看到牠，內心的震撼無法形容，牠待在那裡已經三十年了。我也曾在非洲的市集上看到黑猩猩孤兒，牠們的母親已經被射殺，正在路邊孤立無援地等著被販賣；還有在坦尚尼亞，蒲隆地難民孤兒的眼神，是那麼無助。這種種情形，都讓我非常地震撼！

所以，每當我看到自己的三個孫子，便無法不去想，我們對他們和他們未來的環境造成了怎樣的傷害。我的內心非常難過，同時也感到一股強大的力量，驅使我要去改變這些狀況，讓他們的未來變得不一樣。

師：人的生命之所以會轉化，有的是受到重要事件的啟示，突然間發生的；有的則是在生命的過程之中，經驗的累積醞釀，使得他們的人生、他們的心理產生了轉變。

以我個人的經驗來看，在我七、八歲的時候，當時連話都還不大會講，但是我感覺整個宇宙、所有的東西都好像是連結在一起的，與我的生命都是密切相關的；不會覺得這是另外一個人、這是另外一個東西、這是另外一件事，就好像是孿生的，同時出生，未來也可能同時死亡，現在則同時生活在一個世界上。雖然說同時生活在一個世界上，但並不表示彼此沒有各自的生活環境；環境雖然不一樣、生命的個體也不一樣，但是感覺上和我的生命是相連的。

所以，我看整個宇宙，就像是我住的一個大房子；我看整個環境，沒有說這個是人、這個不是人，這個是動物、這個不是動物。我知道動物跟人類不同，可是感受上卻是相同。這一種感受是不是慈悲？我不知道，後來長大之後，從佛經裡看到「同體大悲」這個名詞，意思也就是說，釋迦牟尼佛看這世間所有的人事物，特別是眾生，都是同一個身體。

這個身體是什麼呢？是慈悲的身體，就是同體大悲。這個大悲，又叫作慈悲；普通人的同情、同理，都不能算是大悲。當時我也不知道這是大悲的心，只知道這種感覺是自然而然產生的。

主：接著想請珍古德博士分享一下您在非洲的經驗，您在非洲是如何與大自然共處的？

珍：我經常獨自一人待在森林裡長達數個月，與黑猩猩及其他動物一同生活，當時就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感覺—我們都是一體的，而這也是我很喜歡一個人生活在大自然的原因。

當你真正的一個人置身在大自然中、融入大自然裡，自以為人的意識就會消失，我就是一切。而這種人我之間的變化，在社會的日常生活中是比較難察覺的。此外，我也強烈地感覺到，生與死只是一個循環，死亡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為死去的生物，它一樣要繼續滋養這個大地，提供生命的延續。




二、世界的希望在教育
主：今天與會的聽眾，很多位是中小學校長，還有許多是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我想今天教育工作者所面臨的挑戰是，要如何讓孩子由頭腦的知解進入心靈體驗的層次，啟發他們的慈悲心、愛心，而不只是單純地提供知識而已，希望博士和法師能夠給大家一些意見。

師：要啟發孩子們的慈悲心、愛心，僅僅靠嘴巴要求是做不到的，應該反過來，時時思考我們自己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會對這個世界、對孩子們的未來產生什麼影響，以身作則讓他們學習。

有人主張，愛護動物、特別是愛護小動物的人，一定不忍心去傷害其他人。但我就曾經看過很多人，小時候虐待小動物，長大以後，卻變得很有愛心，譬如有些原本是以打獵為職業的人，最後卻在非洲森林裡致力於保護動物。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衝突，因此我相信人是會轉變的。小時候或某一階段好，大的時候、或到了另一個階段就可能變壞；同樣的，小時候或某一階段壞，大了以後、或到了另一個階段也可能變好。這轉變是怎麼發生的呢？是因為受到了影響，因此人是需要教育的。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壞的變成好的，好的變成更好的，即使天生不好，也要靠後天的教育來糾正他們，這樣我們這個世界都是好人了。

其實我小時候也曾經虐待過小動物。小時候除了蛇喜歡找我之外，有時青蛙也會過來，可是青蛙身上黏黏的，我不喜歡，所以抓了青蛙就往外丟。至於牠痛不痛？我不知道；丟出去以後，是死是活？我也不清楚。可是事後我佷後悔，覺得做了壞事，果報要自受，或許將來也會被青蛙從窗子丟出去，這可是很痛苦的事！

珍：現在愈來愈多人了解地球所面臨的種種問題，譬如全球暖化、棲地喪失等，可是在面臨這麼大的困難與危機時，往往也感到非常無助，不知道該怎麼辦。而這也就是我全力推廣「根與芽」計畫的原因。

「根與芽」所強調的，就是每一個人每一天都能夠做出一點改變來改善這個地球。只要每天在做決定的時候，多思考一下它所帶來的影響，環境就能改變了。雖然每一個人造成的只是一點小小的改變，可是全世界、成千上萬的人聚集起來，就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根據研究顯示，人類與黑猩猩之間的差距其實非常小，無論在構造上或其他地方都很相近。可是我們與黑猩猩畢竟還是不一樣，最大的差別就是人類發展出非常驚人的腦力；之所以能夠發展到現在這種地步，恐怕是因為我們具有溝通的力量。這是因為人類有語言，可以運用語言來討論、計畫未來。因此我們在結構上雖然與黑猩猩幾乎是一模一樣，可是智力卻遠高於黑猩猩。

如果人類真的是地球上最聰明的動物，為什麼他的所作所為卻是在破壞這唯一的地球？我想就如同主持人說的，現在人的心和頭腦的距離是愈來愈大了，已經有了一個斷層，因此失去了智慧。

原住民在做重大決策時，通常都是由幾個長老一同坐下來討論，看看現在的決定對後代子孫的未來會產生什麼影響，不像我們往往只著眼於下一個股東會議，或是當前自己的利益。

我曾經在紐約一個會議，聽到一位愛斯基摩代表語重心長地說：「各位兄弟姊妹，我是來自北方的人，我們在北方的人非常了解你們在南方所做的事情—我們身處的地方，雪正在融化。可是我們要做什麼事情，才能讓你們了解、才能讓你們的心也開始融化？」

但是，我敢相信，現在人們的心正在融化。

師：珍古德博士，您曾在文章裡說到：「人類是非常有彈性的，人類是非常有希望的，人類的未來一定是非常有前途的。」事實上這想法和我的一致，我也相信人類一定有未來，在必要的時候，會發揮他的彈性。

但我的疑問是，既然知道地球上人為的破壞愈來愈多，致使溫室效應愈來愈嚴重，地球上的物種也消滅得愈來愈快速，那麼地球未來的希望究竟在哪裡？您所謂的根與芽，到最後可能也會因地球環境惡化的影響而變質、消失，那我們現在還希望藉由每一個人的轉變來轉變整個地球，真有這樣的可能嗎？

珍：如果轉變是不可能的，地球就真的會毀滅了！所以我非常積極地到世界各地呼籲，從幼稚園到大專，再到社會大眾，一起用行動來改變他們的生命，以及周遭的環境。因為不僅人有彈性，大自然也非常有彈性和韌性，只要你給它機會，它就能夠快速地恢復生機。

就如同臺北縣政府創造了許多的濕地，這些濕地不僅淨化了水資源，讓孩子們有了一個玩耍的地方，同時也讓很多鳥類或生物重新回到這塊土地。

因為全球暖化的關係，物種消失的速度有多迅速，我們真的難以估算，所以我們一定要全力以赴地去研究、搶救面臨危機的物種，讓我們的未來更有希望。

可惜現在大家都花太多精神在賺錢上了。所以我現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要創造一種世界，在這個世界上的年輕人只需要一點錢就可以過活，他們的人生目標是在世界的永續，而不只是賺錢而已。

師：我們雖然看到地球明明是往破壞的路上走、明明是往消失的路上走，但是我們還是要努力去轉變它，這也是中國人說的「扭轉乾坤」。

「扭轉乾坤」就是轉不可能為可能；很多事情從眼前、從有限的時間和空間來看，是不可能的事、是死路一條，但是從永恆的未來來看，就能看出希望。只要我們用心、用頭腦，就可以使不可能成為可能。

比如有人認為，到現在為止，兩千五百年過去了，世界上只有一個人成佛，成為強盜土匪的反而比較多，因此失望，覺得未來要成佛大概不可能了。朝這種方向思考，我們是沒有未來的，但是從宗教師或者教育家的角度來看，要轉不可能為可能，這是有希望的。

我們相信有明天、相信有未來，相信有無限的未來、大好的未來，如果每一個人都朝這個方向思考、朝這個方向做，並且也教育孩子們朝這個方向去努力，這樣我們才有明天，我們這個世界才可以迴轉，否則，不要說明天，今天我們就沒有飯吃了。

所以，扭轉乾坤不是一句神話，而是一個事實，只要有心，努力就會實現。

珍：沒錯，如果我們的孩子們不認為有希望，那麼地球的未來就真的沒有希望。

師：還好世界上樂觀的人很多，總覺得明天還有明天，今天沒有飯吃，沒有關係，明天再說。但還是有一些人很悲觀，擔心今天過了，明天不曉得該怎麼辦？因此我們要多鼓勵社會大眾，能轉悲觀為樂觀。既然明天還沒有到，不要去擔憂，因為擔憂是無濟於事的。

主：我也相信有珍古德博士在推動的根與芽計畫，還有聖嚴法師在推動的心靈環保、心六倫運動，一定可以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三、奉獻他人完成自我的人生旅程
主：閱讀兩位大師的生平故事之後，我們發現珍古德博士的人生是由外向內的旅途，而聖嚴法師的人生則是由內向外的旅途。然而不論內外，重要的是，這兩條路的終點似乎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在關懷世界、為世界付出的同時，也完成了自我，這兩者其實是一體的。先請師父針對這個問題回應。

師：剛剛主持人說得非常中肯，不管是內也好、外也好，終點都是同一個地方。

主持人認為我是從內在出發，我想是對的，因為從禪修的立場，人必須先觀察自己的心、自己的頭腦、自己的性格，以及自己的一切價值，之後再延伸到外在。也就是說，把自己的內在價值延伸到外在價值；自己看到內在價值是什麼，看外在一切價值時，應該是完全相同。如果不相同，表示內在價值有問題。

因此，我在修行的過程之中，首先是看自己，看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評斷是好或壞、是多或少、是善或惡，而它所憑藉的是什麼？是憑個人的想像呢？還是客觀的事實？

我現在請問諸位，有客觀的事實存在嗎？告訴諸位，沒有。所謂客觀的事實，其實還是你個人的主觀。因為有主觀的自己在評斷這樣、評斷那樣，因此你認為的客觀其實還是主觀。我們常聽人說：這是我替你想的、這是我為大家想出來的，這是我聰明、這是我智慧。這其實是笨人，因為他替他人做了評斷。

其實我自己也是一個笨人，可是我知道自己笨，所以對他人就會少做一點評斷。因此，我不會堅持自己的立場，不會堅持一定要怎樣，煩惱也就比較少一些；如果堅持自己的想法一定是對的，別人的想法是錯的，或是死也不承認別人是對的，這樣煩惱就多了。

所以，我是從內在開始，也就是先觀照自己，然後再觀照整個世界，整個世界和自己是相同的，這樣我又回到了原點。宇宙是圓的，我們從哪一點出發，最後還是回到同一點，我跟珍古德博士，不管是從內還是外出發，最後都在同一點交會，對不對？

珍：我的人生應該也是由內開始的。我青少年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當時看到很多大屠殺的照片，讓我非常震撼！因此讀了很多哲學書籍，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去探索有關善與惡的問題，思考世界上到底有沒有一種正義的力量。

後來我長大了，踏入社會，生活得非常快樂，也交了男朋友，有一些很美好的回憶。後來到了非洲，非洲的生活讓我反思許多青少年時期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譬如永恆是什麼？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我似乎在大自然裡找到了答案。

我因為沒有錢上大學，所以是在研究黑猩猩之後才直接攻讀博士學位。以前因為沒有正式學位，經常覺得比不上其他科學家，所以非常努力地在森林裡學習一切可以學到的東西，這些經驗讓我漸漸產生信心，並且撰寫了一本有關黑猩猩行為的書籍，也就是這本書讓我立足於科學界。後來，我開始到世界各地研究、學習，並將所學運用於所推動的各項計畫上，而目前我全力推動的就是根與芽計畫。

所以，我感覺我的人生是一場內內外外不斷交錯的旅程。




四、「根與芽」與「心六倫」—一條相同的道路
師：我想請問珍古德博士，「根與芽」的意思是什麼？

珍：「根與芽」是一種象徵。每一棵大樹都是由種子長成的，種子雖然看起來又小又弱，但是卻擁有很旺盛的能量及生命力。當種子剛開始生長時，會長出小小的根、小小的芽；根雖然非常渺小，可是會努力向下尋求水源，而芽從種子發出來的時候，也同樣會努力掙扎尋找陽光。如果我們為地球所造成的各種問題是一道一道的城牆，只要世界各地的根和芽一同發揮力量，就能破除這些城牆、破除這些困難，改變整個世界。

所以「根與芽」是希望的計畫，也是屬於年輕人的力量，它讓年輕人有希望，讓年輕人感受到每個人都是重要的一分子，每個人每天的行為都會為地球帶來改變。參與根與芽計畫的年輕人都是自己主動在生活周遭尋求問題，不論是環境、社區或動物，一旦找出問題，就立刻尋求解決的方式，並且付諸於行動。

「根與芽」現在已經遍布一百多個國家，世界各地的年輕人依據當地的習慣、習俗來進行、推動，並藉由網路結合在一起。我們最大的目的就是要破除文化、宗教、國家之間，以及人類與大自然的種種藩籬，最終讓世界達到和平，這是我們最大的願望。我們一定要相信這些願望會實現，要不然它們永遠不會有實現的一天。

師：世界各地文化雖然不一樣，但是對和平的想法卻是相同的。「根與芽」與法鼓山目前正在推動的「心靈環保」及「心六倫」等思想計畫，其實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現在的人對於倫理思想有誤解，以為倫理是守舊的，或是僵化的，所以否定倫理；然而沒有倫理觀念的社會，只會有矛盾與衝突。究竟什麼是倫理？如果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是和諧的，是互相付出、互相幫助、互相學習的，那就是倫理。

在過去，中國一共有五倫，我們現在拓展成六倫，就是將倫理分為六個層次、六個範圍，包括家庭、生活、校園、自然、職場、族群，而這個觀念在臺灣已經提倡三年了。

不管是與人、動物，或者非動物，只要有兩者就會形成關係，既然有關係，就應該要付出關係之中的義務和責任，這就要突破一般所謂的動物性。一般動物性是只知道保護自己，是弱肉強食，而在我們提倡的自然倫理中，則是主張互相保護，對於一草一木，不管它生長在哪裡，都要愛護它。凡存在的一定有它的功能，既然有功能，對我們有助益的，我們要愛護它。這就是倫理的思想。

另外，倫理思想要從「心」開始，所以我們在六倫之上又加上了「心」字。心、心靈，究竟是什麼東西？它是一個非常抽象的名詞，不論如何解釋，都不是很完整。心靈可以說是一種心理功能，但是這心理功能必須著重道德方面的發揮。人都有心理活動，可是不一定有道德觀念，有了道德觀念的心理活動才是心靈的活動。因此，我們的心靈環保就是以心靈來推動世界的環保。

所以，六倫必須與心靈配合，而心靈環保也必須與六倫配合，否則，我們可能嘴上講道德，表現出來的卻是沒有道德的行為。譬如我們口裡說要愛護地球，希望世界能夠永遠存在，但是所作所為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或者是某一時間、某一群體的需求，忘掉了整體的、永遠的心靈問題。

那麼什麼叫作道德？道德一定是付出，一定是負責任、盡義務，而不是搶奪、爭奪，也不是占有，可是現在許多人不管做什麼都只會想：我能得到什麼利益？能有什麼好處？這雖然有心，但這個心不是靈，而是壞心。

珍：我們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不同組織在為同一個目標努力，如果這些組織能夠共同合作、發揮力量的話，我們的效果就會更大。

我想「根與芽」能夠遍布全世界，有一百多個國家都在進行，是因為我們的年輕人都很期待與當地不同組織共同攜手來改變這個世界，因為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如同我在北美的原住民朋友告訴我的：草，如果只有一根，很容易就折斷了，但如果是用三根草編織起來，就不容易折斷了。

每當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時，看到「根與芽」的小朋友，睜著興致勃勃而發亮的雙眼跑來告訴我，他們做了哪些事情，或是打算做些什麼，我就能得到非常大的力量。我想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人性堅忍不拔的一面，他們以非常強韌的心性來克服看似無法面對的種種困難。

最後，我也提供兩點意見作為結語。在美國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話，我不知道在臺灣是否也一樣，就是「全球思考，在地行動」。我認為這個標語有待商榷，因為如果你整天都在思考全球問題，可能會沮喪到完全提不出行動的力量。所以請大家切記，每一個人都是一股改變的力量，即使你的改變非常渺小，可是只要你想到，世界各地都有人和你一樣正在做出改變時，就會產生一股巨大的力量。這是一個容易被遺忘的事實，但是請大家一定要謹記。

如同「根與芽」或其他年輕社團組織，不論是自己組織，或是與其他組織共同採取行動，於在地發揮力量，當他們想到世界各地也有同樣的一股力量在進行時，全球思考就不會那麼令人沮喪了。

另外一個讓我難以認同的說法，就是「我們從上一代接手這個地球」，其實應該是「我們向下一代借用這個地球」才對。當我們向人借東西時，對方一定有所期待，希望你有一天會還給他，而我們現在並不是在向下一代借未來，而是在偷取他們的未來。

師：一樣好的東西，不管在東方或西方叫什麼名字，好的就是好的。

根與芽計畫在珍古德博士的推動下，已經遍布全球一百二十七個國家，在臺灣也剛開始萌芽、扎根。我相信這些根與芽，一定會在臺灣長出更多的種子，然後再發芽、扎根。

我也相信「根與芽」與「心靈環保」、「心六倫」是有關係的，而且是百分之百的關係。好的運動不管叫什麼名字或是在哪裡，都是相同的、相通的。雖然我們不叫「根與芽」，但是我非常同意、贊成這個運動，但願我們這兩個團體能夠常常互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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